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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

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
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
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
图文结合。

关于明清时期如皋的病疫，地方史料中主要有以
下记载：

明弘治十四至十六年（1501～1503），如皋县境
连续三年发生大疫。

明正德十三年（1518），疫病流行，病死饿死者甚
多。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秋，如皋县境发生大水
灾，庄稼遭受损害，房屋损毁无数，又叠加疫病流行，
病死饿死者甚众。

明万历十六年（1588），大疫。
明崇祯十一年（1638），疫病。十三年（1640），疫

病流行。十四年（1641），疫病流行。十七年（1644），
大疫。

清乾隆四年（1739），大疫。十五年（1750）夏，大
疫。二十一年（1756）秋，大疫，家家户户难以幸免。
二十四年（1759）夏，大疫，凡户无免者。五十年
（1785）夏，疫病流行，伤身殒命者无数。

清道光元年（1821）夏、秋，连续发生瘟疫，每日
有数十人死亡。据如皋名医胡杰（字云溪）著《痧疫
论》所述，道光元年至三年（1821～1823）如皋连续流
行“痧疫”（霍乱、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等），“伤人甚
众”。胡杰著《痧疫论》，其论“痧”以“绞肠痧”为主；论

“疫”则引用李东垣、张景岳、吴又可等诸家学说，指出
“疫症繁多，‘痧’乃‘疫’中之一”。由此可知，此书实
为有关痧症的专著。其治痧症，主张内外并治，提出
不分缓急，皆宜急治，以辛通窍，以香逐秽，破瘀消积，
探吐取嚏，推拿刮放，灸关元等医疗原则和医疗见
解。所列外治诸法，都具有临床参考采用价值。如皋
现藏之木刻本是其原版。

清光绪十四年（1888）秋，大疫。二十八年
（1902）秋，疫病流行，染者多数死亡。

旧朝代，大疫流行，朝廷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有的
任由迷信职业者诱使病人服食莫名其妙的香灰、死水
（所谓“仙水”）、野草（所谓“仙草”）等，让病人遭受的
危害程度更大，伤身殒命，不计其数。人民群众，苦不
堪言。

明末王扬德编《狼五山志》里，收有
王穉登（百榖）的《狼山即事》诗一首，其
诗为：

层崖何嶙峋，振衣一萧散。帝座气
可通，凉风生玉 。长啸振四林，云霭
连复断。袖拂斗牛间，城郭小若碗。与
客共徜徉，临流且引满。

志于王穉登名字下注谓“江阴人”，
其实王氏为长洲人，祖先自江阴迁来，
所以乾隆时刘名芳《五山全志》录此诗，
则改正其籍为长洲。

王穉登是明代中后期比较重要的
文学家，其著述存世有多种，然而却未
找到这首《狼山即事》，而与狼山相关
者，则另有一首《与朱将军登狼山歌》长
诗。以王穉登的行迹看，其来通州，似
乎也只一回，因此两首狼山诗应是同期
所作。

花了几天工夫，弄明白诗题里的那

位朱将军乃浙江嘉兴人朱先（后之），彼
任苏州卫指挥时与王穉登相识为友，万
历十七年至十九年出任狼山副总兵，而
王氏与之游狼山作诗，时间正好为万历
十八年秋。

王穉登与吾通顾养谦（益卿）为多
年至交，万历十八年三月，顾母单太淑
人去世，王闻讯即拟渡江来吊，只是因
病拖延到秋初才得成行，彼致朱先信中
就云：“南还复不善饭，且欲掩关一月。
俟暑徂，当取道维扬，吊顾太夫人之丧，
然后从钤下醉狼五，赋广陵秋涛归耳。”
而其致顾养谦函亦有招呼：“门下仗旄
钺入玉关，乞得南省少司徒，欲博北堂
一日之养耳，乃竟不获视含殓，白杨乌
乌，可胜哀恸。二三故人，渡大江而吊
哭者，素车之声，辚辚于户。乃不肖缺
然生刍，又不敢遣厮养以溷繐帷，将以
暮春之望褰裳西渡，侵寻及夏仲矣，犹
然未发。门下岂以王生有胸无心者
耶？”

王穉登致顾养谦信中有云：“参将
朱先，有沉深之略，挽强超距，特其馀

事。顷者开府浔梧，稍有机牙，乃张司
马疏请，夺之而南。比其至也，复以尸
祝代之，司马公颠倒英雄，故不可测
耶？然恐此将军，不宜令生髀肉之悲
耳。”又有信云：“朱将军赖足下游扬，死
灰复燃，然此将军赳赳，不忝公侯干城
耳。”朱先曾受胡宗宪牵连定死罪下狱，
经八年案始白，看来这事还曾得到过顾
养谦的帮助。

偶在网上看到两件与顾养谦相关
的王氏墨迹。先说其一，乃故宫博物
院藏王穉登、张凤翼、周天球合书扇，
其中王氏所书的是一首《元日送顾益
卿之蓟州》诗：“元日聊为出塞歌，送君
欢剧舞婆娑。投胶不厌椒觞薄，供帐
应知彩胜多。烟霁画旗翻碧柳，冰消
白马饮黄河。玉关重入须臾事，见说
南人想伏波。”

诗题的“元日”，指万历十二年的春
节。上一年十月，顾养谦受调为山西按
察司副使，整饬蓟州兵备。本年冬，其友
王叔承有《顾益卿兵宪自武林移镇蓟门
寒夜过余病中言别即席赠此》诗云：“渔

阳使者越江船，夜半怀人载酒钱。病里
一杯真梦寐，眼前万里即风烟。兵临虏
塞无馀地，官傍皇都有近天。回首玉关
休待老，功成还念旧林泉。”两首送别诗
同咏一事，而写作时间也隔不多久。

另外还见王穉登手书的《立秋日寄
顾益卿司马》诗一首，其诗为：“把酒闲
吟池上楼，明河如练火西流。十年江左
频搜粟，七月边城已着裘。题橘未能霜
尚早，采莲将罢署初收。辽阳岂少南来
雁，不寄关榆一叶秋。”

按顾养谦于万历十三年六月升任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兼理军
务，开府辽东多年。王诗疑即赴任之年
所作，此年秋王氏有信致顾云：“玉关迢
递，游鱼飞雁皆不达，以一部集、一柄扇
托泰甫宛转相寄，第识此君不作殷豫章
耳，或沉或浮，不敢臆度。”而差不多同
时，他还有信致刚刚考中北榜举人的顾
氏之子顾懋贤，谓“辽海茫茫，鳞稀羽
旷，欲致中丞公寸札，安得青鸾之使
乎？”这与诗谓“辽阳岂少南来雁，不寄
关榆一叶秋”，意思都很相近。

明清时期如皋的病疫
□何台

王穉登与顾养谦
□赵鹏

沙元炳先生工医，他为刺绣家沈
寿出诊，《张謇日记》屡有记述。不
过，近来如皋坊间也有传闻，沙元炳
从不通医。他的确写有少量的中医文
章，但是他向谁学习中医技艺呢？沙
氏遗著《志颐堂诗文集》可谓皇皇巨
著，只是其中诗文均未提及沙元炳的
中医老师。说来也巧，笔者于友人处
读到如皋《康氏宗谱》，其中录有一
篇沙元炳佚文，引起了我的兴趣。

《康氏宗谱》初修于洪武八年，重
修于正德五年、天启三年、康熙二十七
年、乾隆二十七年、嘉庆六年、咸丰元
年、光绪三十二年。谱中提及“谱不可
伪”。谱中沙元炳《南沙康氏三修宗祠
序》颇有史料价值，兹录如下：

吾读韩文公言：“莫为之先，虽

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而恍
然于康氏宗祠一事。康氏鼻祖世远生子
九五、九六于宋中叶，迹姑苏，徙泰郡
之南沙，子孙蕃衍。

明万历戊寅，乡耆新泉公创立祠
宇。庐舍粗成，只为先灵妥佑之所。暨
道光乙未，十七世卫宾公，偕其族价人
玉衡等，匠心独运，兴土木，施丹青，
而齐 廊庑，诸门楹乃大备。迄咸丰
中，发逆犯江南，逃亡民庶遍流扬泰
间，而寄居康氏祠者甚多。风雨、革
鸟、鼠穴，非复昔日之可观者，春秋祭
祀族众胥眉绉焉。

迄今上元年，康翁韶舞以精明强干
之材，为敦睦敬尊之事，集族议修,首以
文哉、朝标叔主其计，继以绍荣、绍
川、绍志、绍芝、绍攸、绍和弟赞其
谋。次以同族继经、继维及十魁、十瀛
等司其职，同心协力，踊跃从公，补其
所损，益其所无，多备奇花异木，香气
迎人。当时游观之士至南沙者，莫不登

堂一览焉。知其族大有人也，而尊祖敬
宗收族之道在矣。如第曰：“为之先者，
彰其美；为之后者，传其盛”，犹非我翁
之初心也。翁精岐黄，余尝承翁教。祠
成，属序于余。余不敢以不文辞。

光绪三十二年秋吉赐进士翰林院庶
吉士、同邑晚生沙元炳健庵氏拜撰

这篇未曾录入《志颐堂诗文集》的
文章，相比笔者所见诸多家谱中的沙元
炳作品，更为重要。

其一，“迄咸丰中，发逆犯江南，
逃亡民庶遍流扬泰间，而寄居康氏祠者
甚多。”短短一句记述，无意中佐证了
太平天国运动（清军称之为“发逆”）
时期，大量江南人士逃往泰兴、如皋等
地。康氏最初是从苏州迁至泰兴南沙，
因此那座帮助过许多亡民的康氏祠堂，
正位于泰兴南沙。

其二，谱中还有记载，南沙康氏修
缮宗祠时间为光绪元年。因此文中“今
上元年”，即光绪元年康韶舞提出修缮

祠堂，后获得成功。何故三十二年后，
沙元炳乐意为此事作序？序中最后一句
说得明明白白：康韶舞精通中医，曾经
将技艺传授给沙元炳。岁进士李国华
（藻香）作有《韶舞公传》，秀才徐树元
撰有《儒医绍舞公传》，均录入家谱。据
两文记载，沙元炳的恩师康韶舞又名：
绍衢、庚尧、绍美、绍舞。他从小喜爱
读书，读到《宋史》中范仲淹的名句：
不为良相，当作良医，恍然大悟。从
此，康韶舞仔细阅读《金匮》《灵素》以
及诸子百家中的医学相关书籍。他还拜
入于镜塘门下，获得赏识。日后，康韶
舞在疫情中救治大量病人。康韶舞的儿
子继椿、继经及孙子省荣，都成为地方
名医。李国华曾聆听他谈论中医，认为
他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微乎其微。康氏
作为医学世家，沙元炳选择向康韶舞求
教，可谓最佳选择。关键从序言及相关
文章中不难看清沙元炳的医学传承关
系：于镜塘传康韶舞，康韶舞传沙元炳。

沙元炳佚文中的医学师承关系
□彭伟

右图：王穉登手书《立秋日寄顾益卿司马》诗。左图：故宫博物院藏王穉登、张凤翼、周天球合书扇。

1936年9月初，如皋县东乡第四区双甸、第五区
岔河、第六区马塘、第八区掘港（现均属如东县）突发

“寒热病”，可谓“十室九病，少有幸免”。因传染速度
快，死亡率高，民间说是“惹人瘟”，中医说是“湿温时
疫”，西医说是“恶性疟疾”。9月27日，确认为“恶性
疟疾”流行。如皋县同仁医院、长老会医院以及处于
筹建中的县立医院派出医疗团队赴疫区救治。如皋
县中医公会选派内科中医黄星楼、陈爱棠、邹云甫、
卢震春、刘应龙、朱明轩、范凤梧、陈其华、宋永祥等
12人，分成6个组轮流前往疫区应诊。

10月5日，江苏省第四行政区（即南通行政区）
督察专门员公署召开紧急防疫会议，会议由新任专
员兼保安司令葛覃亲自主持，如皋县长张渊扬、南
通县长洪声分别汇报疫区情况，会议决定设立“江
苏省第四区通如临时防疫委员会”，防疫委员会主
任由葛覃亲自担任。同时决定，疫区实行最严密的
封锁措施，在疫区张贴布告，严禁人员流动，疫区
学校一律停课。10月 6日，南通城区的南通、乐
仁、基督等医院共派6名内科医师，省立民众教育
馆、南通县教育局各派1名卫生指导员，分赴如皋
东乡的马塘、岔河等疫情严重地区，开展救治工
作。“恶性疟疾”传染性极强，没几天，即延及至南
通县的石港、姜灶、三圩头、张芝山等地。葛覃专
员与南通学院商定，该院医科高年级22名学生停
课，会同乐仁、基督两医院增派的4名医师前往疫
病流行地区参与救治。10月中旬，省政府根据南
通专员公署请求，下拨“双桃牌奎宁片”7.5万粒，由
医务人员陆续分发病员。至10月底，通如两县基
本控制疫情。据南通行政区《政情月刊》刊载，此
次疫情“患者近十万，死者逾八千”。至11月底，随
着疫情的完全控制，“江苏省第四区通如临时防疫
委员会”相应撤销。

“通如临时防疫委员会”
设置始末
□程太和

海安育婴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
年（1906），初名接婴堂。送来婴儿
无力收养，只得转送如皋育婴堂，岁
归银结账。以后如皋堂辞收。民国元
年 （1912），本镇士绅李保元接管，
扩建堂所，开始收养婴儿，更名育婴
堂。并延请女管理员专司婴孩、乳妇
各项事务。

民国六年（1917），韩国钧婉辞
奉天巡按使、黑龙江巡按使等职后，
与张謇等人致力于创办垦务，并关注
苏北水利事业。这期间，他还抽出一
定精力关爱家乡弃婴，了解海安育婴
堂的情况。海安育婴堂每年经费入不
敷 出 ： 民 国 元 年 、 二 年 、 三 年
（1912、1913、1914）皆呈现财匮力
绌现象。此三年收入与支用相比，分
别亏欠101.85元、433.42元、878.23
元，连年亏欠，且呈上升趋势。韩国
钧亲临育婴堂，一笔笔查阅收支账
目，察看婴儿抚养状况，他忧心忡忡。

韩国钧边调查边思考，育婴堂的
“婴儿由少而加多，规制由疏而益
密”，但“来款甚薄，日用益增，虽
由当事者积极进行，悉心筹划，终觉

岌岌可危”。韩国钧一语中的，育婴堂
的生存与经费息息相关。他呼吁：“天
地父母，生人之心”，“今欲从事扩充，
必赖诸慈善家宏发胞兴之怀，集腋成
裘，以全此呱呱无限之性命也！”

本邑乡绅李保元，字勖初，通儒精
医，素怀善心，一向救济难民、穷人。
民国元年，他接手育婴堂，在原有房屋
二十余间的基础上，又扩建房屋三十二
间，“并市房、荒熟田亩，永为堂产”。
但随着婴儿由少而多、日用益增的情
况，育婴堂难以为继。

韩国钧以一个从政多年官员的思
路，来思考育婴堂的现实和将来。他觉
得，育婴堂仅靠当事者一己之力很难解
决问题，得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统管统筹
解决，方能奏效。韩国钧与李保元取得
一致意见，决定筹办海安保婴会，并亲
自执笔撰写倡议书。

倡议书开宗明义：“邑人韩国钧、
李保元倡办其原委及办法”。原委：“民
国元年以款支绌停止收婴，元 （李保
元）遵奉接管，改组育婴堂，维时中存
婴五十八丁口，乃日积月累，现除抱婴
者不计，外竟有六百数十名之多。”现
在育婴堂收入大减，陆陈行生意只有三
分之一，三里河闸又因建石闸，未收到
钱款，育婴堂财力不济难以支撑。据
此，设立保婴会云云。

韩国钧倡办保婴会，用以解决问题
的办法是：由会内诸人分任筹垫年终欠
款，若有盈余亦照摊还。一句话，就是
依靠保婴会全体成员协力同心，共同承
担育婴堂的责任。他倡议“诸君可以永
远造福该堂，亦赖会以永远维持”。

据《民国泰县志稿·卷九》记载，
韩国钧、李保元倡办保婴会后，育婴堂
作为永久性的房产、田产有了较大增
加，不少人做了功德无量的善事义举。
这里仅列数例：

李保元本人在原有施捐贲家集秧田
四十一亩、完租粮十五石的基础上，又
增施田产三十亩、钱每年四十二千五百
文；程世贤施三里河秧田八十九亩，每
年又一百六十三石；李国祯施西街李家
巷口市房七间，每年额完租银三十元；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也捐银一百五十元。
特别要说及的连寡居老人也尽其所能，
有如：徐李氏施镇上西典对门市房十
间；马陆氏施李家集秧田三十八亩，年
额完租粮七十九石一斗六升；徐王氏施
青屏港秧田五十二亩，又每年捐四十
元。从捐施的财产来看，以田产居多，
有海安镇周边的，也有数十里开外的，
以完租钱、粮上交堂入。

海安保婴会成立后，育婴堂的收支
状况有了很大改观。民国元年，育婴堂
只有婴儿93名，支用541.606元，平均

每位婴儿只支用5元多。到民国六年，
堂有婴儿就增至603名（其中女婴544
名，占90.2%），支用8468.76元，婴均
支 用 达 到 14.044 元 。 民 国 九 年
（1920）、 十 二 年 （1923）、 十 五 年
（1926），堂有婴儿都在500名以上，平
均支用也都超过20元。同时，育婴堂还
改善了乳母伙食，增加了乳母的工资。
此外，保婴会对婴孩的抚养也有严格的
制度保障，对婴孩的医疗、教育等方面
都有条规。这些都表明，育婴堂的财力
大大增加，收支趋于稳定，婴儿的抚养
待遇得到提升。一串串数字、改观的现
状是最好的佐证，海安保婴会是海安育
婴堂的靠山，是“保险公司”。

民国二十七年 （1938），海安沦陷
时，育婴堂基本停止接收新的婴儿。
1949年 1月 20日海安解放，育婴堂停
办，尚存婴孩35名，同时还收养社会弃
婴82名，由人民政府另设机构，统一接
收培养成人。

海安育婴堂在办理的数十年间，有保
婴会的运作，得到地方士绅富户的支持，
养活了不少苦难婴儿。解放初期，堂内房
舍稍加改造，一度成为县政府区乡干部文
化补习班，继而又作了政府文教科宿舍。

此地，原先称青云巷（青云庵），解
放后定名为“育婴巷”，让那段历史留在
了人们记忆深处。

韩国钧倡办海安保婴会
□王益来


